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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巷子里的那棵合欢树袁有些年头了遥
老邻居把它栽在这里的时候袁 仅仅是一

根孤零零的木棍儿袁 只是底部有些短短的根
须遥 土地有点盐碱袁因原来没有确定好栽在哪
儿袁又在家里弃置了两天袁至于它能不能活下
来袁大部分人都没有看好遥
过了一段时间袁 它才吐出了小小的嫩芽

儿袁无精打采的遥 老邻居觉得它可怜袁就提了
一桶水袁浇在了周围的土地上曰又怕杂草和它
争养分袁 把周围的草芽儿也拔光了遥 即使这
样袁一直到秋季树木落叶袁合欢树还是没有长
出劲头袁怕经不住严冬的煎熬袁会撒手而去遥
现实比想象的还要好遥 第二年春天袁合欢

树长高了袁早早地吐出了绿叶袁一根根的枝条
儿也初见雏形遥 老邻居很高兴袁特意找来了一
把锄头袁松了松小树周围的泥土曰除此之外袁
他还端来了几盆水袁倒在了树根下袁说是压压
盐碱遥

野天有不测风云冶遥 一天袁 几个调皮的孩
子袁竟然搞起了恶作剧袁用小刀揭去了一块树
皮袁白花花的袁露了树身遥 老邻居看到后袁心疼
得直咧嘴曰可现实已经这样了袁唯一的办法就
是采取补救措施遥 他活了稀泥袁把泥巴糊在树
的伤口处曰别人都说作用不大袁可他还是极认
真地去做遥

也许是得益于老邻居的悉心照顾袁合欢树
萎靡了几天后袁又精神焕发了遥 老邻居怕它再
受到二次伤害袁 干脆在树的周围用木板做了
一个篱笆袁还在上面挂了一个木牌子袁写着院
小树很可爱袁别伤害它浴
看多了的东西总是熟视无睹袁一晃几年过

去了袁我几乎每天都从这儿路过袁可很少感知
它的存在遥 我也知道袁这些年老邻居一直默默
地照顾它袁希望它能成为这里的景色遥
一天雨后袁我带孩子散步遥
野爸爸袁你看那儿有花儿浴 冶女儿忽然惊叫

起来遥
我看去袁可不是吗钥 在那棵树下袁竟然落了

不少花儿袁那些花儿如彩蝶的翅膀袁分外打眼曰
花的底部白白的袁晶莹剔透曰继而花儿分散成一
根根短短的野绒线冶袁粉红粉红的袁活力四射袁这
大概是野合欢树冶也叫野绒花树冶的原因吧浴
我抬起头来袁忽然发现袁这棵树不知何时长

大了尧长旺了袁枝繁叶茂袁袭一身彩蝶袁在风中翩
翩起舞遥 我被这美丽的景色所折服袁 走近仔细
看袁在枝头尧在叶隙袁成千上万的绒花袁密密麻
麻袁熠熠生辉袁像一次无比盛大的彩蝶大会遥
多少年过去了袁 那位老邻居早已经作古

了袁但他种的树却留了下来袁成了巷子里一道
美丽的风景遥

巷 子 里 的 树
阴 杨如海

立 秋

一棵一棵的树刪繁就简遥草茎上流着汗渍袁感动取
经的风遥
泥土不善言辞遥 只埋头袁只默默在自己的厚朴里袁

是母亲遥
有豆荚炸裂的声音报告晚熟袁 一些植物的铁已完

成淬火遥
季节转弯处袁说尽荣枯沉浮袁却说不透一滴现实的

深度遥 情绪湿凉袁如何拧干整夜的雨水钥
换季遥 更年期遥
异常血压值和紊乱的内分泌遥
一壶酿了春夏两季的酒袁饮过了袁不必说破花朵的

宿命袁抑或追想果实的前身遥时间的波浪会拍醒岸边深
睡的人遥
立秋了遥
秋天站立着袁才耐看袁是好汉遥

处 暑

曾经的绿袁来不及喊累袁说黄袁就黄了遥
一些不回头的走袁总让另一些行走频频回头遥
深爱着的事物渐次离去袁 相望隔岸袁 泪花无奈凋

零遥不经意间袁现实便成为传说遥粘泥成了青瓷的记忆遥
我成了你留下的一座空宅遥
说是江水向东袁青山依旧袁永远很远遥 怎么一曲风

笛袁我内部的河流袁就提前进入了枯水期钥
几欲放声袁喊出锦缎一样的名字袁喊夏天遥

白 露

露从今夜白遥
今夜袁叶片上打坐的露珠袁她们各自苦修袁彼此生

动袁相互珠光宝气遥
今夜袁遥望的人会心扉虚掩
有软软的声音触及硬伤遥
会旧病复发遥
会有一双满含月光的眼眸袁先于风袁先于泪水袁从

白露里认出草色故乡遥
今夜开始袁露袁经过的地方袁必留下情节的珠子袁被

深度回味的人一粒 粒串起来遥每一粒都在纸上洇成象
形的歌哭遥
如我遥
情愿在自己的日子里低下去
然后告白院于低处安置内心袁并不需太大的使用

面积遥
然后默默遥
一粒露的深情袁最难辜负遥

秋 分

雨袁一场一场地凉遥
昼与夜袁暂不论短长遥
镀金的叶子也被裁了袁枝头骨质疏松袁秋天显得拖

泥带水遥
那些地里摇头或点头的穗子袁等着归仓遥
露袁前路未卜遥 云说哭就哭袁是遗孀遥
望穿秋水袁却不如斟满月光袁一个人酌噎噎
秋深处袁山重水复遥唯石头袁纵有思绪万缕袁也会静

下来袁理出头遥

寒 露

这些由白露到寒露的珠子袁必是经过打磨袁触及了
某些共同的隐伤袁不然袁就不会水润光透袁或者抱住叶
子哭遥
她们从夜的深处赶来袁 接受一回阳光的照临就心

满意足了遥
她们执意袁成为了喂养草根的乡愁遥
寒露如药啊遥
一粒解虚热袁一粒祛悲凉遥
那份旧念疼与不疼袁植物和我们都需按时口服遥

霜 降

南去时袁最后一群雁还是回看了一眼遥
蛙鼓停了下来遥由露为霜是迟早的事儿遥由花开到

凋零袁青丝到苍鬓的路并不很远遥
一些事物袁看过日出袁受过垂直的光照袁再看便是

夕阳袁是一贴膏药贴于隐痛的部位遥
叶子暗红袁瘀血遥
草木的表情陈旧许多遥
密集的修饰词已失去修饰能力遥 理论上的峰回路

转袁止于一杯酒里的微澜遥
白昼渐短袁河床的床上铺满冷香遥
寒凉从骨缝入侵遥 日子脱落袁捡不起的往事任其

斑驳遥
以为情担千山万水袁 最美的瞬间会长于光年遥 转

身袁果实已压弯吃力的秋天遥
而霜降袁正忙着检验一棵树的骨密度袁或者低入俗

尘的草语和虫鸣遥
渊叶秋菊曳绘图院康文磊冤

节气书
阴 王秀竹

雁鸣龙岩山
还是那片风雨天空袁龙岩山下听雁鸣
北中国最北袁白桦林之上袁雁阵一遍遍梳理袁给云朵挂上响铃遥 秋
风阵阵传送袁摇响五彩缤纷的大兴安岭
大森林最深处袁听雁鸣的心情袁是星光里袁落叶松针点燃树干袁祭
奠的篝火袁让滞重季节袁如灰烬轻轻
樟子松虬枝攥紧绿色针芒袁森林河一瘦再瘦
雁鸣声声里袁山岚幽幽
向晚的天空袁雁阵排列音符
正把洁白梦想袁舞成壮丽彩绸
渐近黄昏水域袁临水而立树木
有多少时光袁真的属于我们钥 旅途从歌声中开始袁生命在歌声中陨落
候鸟的一生袁在天空铺路
登上龙岩山顶袁和龙岩一起聆听
树的沉静袁是山的沉静钥 云的涌动袁是水的涌动钥 鸟的飞翔袁是歌的飞翔
天涯海角袁那个叫莫尔道嘎的地方袁那个惜别秋天袁我向天空挥挥
手袁走向黄昏苍茫

裸岩之上
是自然的伟力袁创造奇迹钥 让这巨大岩石袁雄踞一方袁傲然天地
神灵点化之地袁这里裸岩高树袁就是用来标识袁历史的位置遥 那支
队伍行色匆匆袁找到这里袁就找到一个王朝的源头
在大兴安岭密林深处袁嘎仙洞袁像透视世界的眼睛
我是说袁谁能想象袁没有卵石的河流袁没有岩石的森林
在岩壁上磨砺语言袁可以锻造金属歌诗袁让山间的流水袁有铿锵音韵
这沉厚岩石袁磊落在骄阳下袁任苔藓斑驳绽放袁一层层叠加湿漉漉时光
我是说袁怎样的飞翔袁让一棵树籽袁在鹰嘴滑落之后袁就在岩缝间
落地生根
被风雨拂拭的经历袁被苦难镀亮的情怀
浩荡森森林木袁何处觅仙踪钥 祭祖的帝王袁战死的士兵
走出大山的辉煌袁早已消逝袁石头不语袁墨守多少秘密
当年英雄歇马处袁依旧草木傍云生

燕语声声里
木屋檐上袁燕巢伸手可及袁燕叫喃呢袁萦绕离别早晨
我的行囊袁能装下什么钥 就带上云雾梦境袁湖上浮萍
带上绿树白云袁还有达尔滨罗一片水域
还有水上飞鸟袁水中游鱼
岸上砾石间觅食灰鼠
还有一场雨后彩虹
就带上弥漫燕语声声袁走吧
燕巢比邻袁乳燕喃呢袁空气湿润袁天籁盈耳
结庐的心境近在咫尺袁步履却无法停留遥 就把惜别燕语留在心里袁
在路上细细品读
带上筑巢的渴望袁苦乐歌吟袁都撒在路上袁走吧
清幽幽湖水袁湿漉漉草木
那燕翅划痕结网天空袁那燕语如珠缀满枝头
还有我不语的心情袁掠过水面和树巅袁在浓雾里游走
被珍藏的声音袁点亮行踪袁走吧

峡谷回声
走在林间小路上袁就听到前方马群在嘶鸣袁狮群在喊
声音渐次增大袁如钝器撞击爆出颤动袁仿佛大地在喊
豁然打开嶙峋峡谷袁水势飞流而下袁撞响万千钟鼓袁一川砾石在喊
神指砥柱中流袁劈开湍急波浪袁神指在喊
爬上岩壁袁扣紧缝隙袁乔木灌木在喊
外围坡地上盛开的达子香袁满山奔跑着喊
水雾升腾袁阳光舞蹈袁彩虹在喊
天空没有一只飞鸟袁鸟在远处喊袁鱼在毕拉河水里喊
由近及远袁森林在喊袁树巅之上袁白云在喊
推演山摇地动袁岩浆喷发袁大兴安岭在喊
寻迹老君神指一划袁被解救的万千生灵在喊
一行人袁被这喊叫声钻进骨头袁渗入血液袁震颤魂魄袁我们和神指
一起喊
深夜推开小木屋窗子袁满天星星在喊

山林深处
阴 王晓华

1
一年初夏袁 我到大杨树

二中参加教研活动袁 从大杨
树镇返回扎兰屯时袁 正值一
场大雨过后袁 甘河沿岸的黑
土地上积着水袁 甘河浩渺地
流动在大地尧山川之间遥新绿
的春小麦整整齐齐袁 像初夏
刻意画出的绿色方格遥村舍尧
院落尧泥泞的乡间小路袁都被
绚烂的杏花渲染袁 美丽得超
凡脱俗遥五月袁杏花成了大自
然的主角遥

车行至阿荣旗境内袁弯
弯曲曲的小河在平坦的草地
上穿行袁 几头牛安然享受着
阳光与青草遥初夏多雨袁加上
冬天融化的积雪袁 平时流量
很小的阿伦河也开阔了许
多遥 初来的燕子在阿伦河上
穿梭袁榆树尧柳树的枝条袁在
雨水的滋润下舒展而轻柔遥
雨后初晴袁 山水从高处缓缓流下袁蒙

古栎琴形的叶片刚刚开放袁蕨菜的嫩叶卷
曲着从湿润的林地钻出遥 一片湿草甸上袁
白桦长势正旺袁柔和美丽袁不久的将来袁这
片湿地将被白桦林替代遥湿地上袁蒲公英尧
车前草连成了片遥一丛报春花开出粉色的
小花袁莓叶萎陵菜黄色的花朵袁如繁星一
般装点着初夏的草地遥

2
扎兰屯的六月袁 青草在几场雨后袁长

势极好袁 傍晚的阳光柔和地照在草坪上袁
树林在光影中生辉遥云朵低垂袁空气湿润袁
夏日的傍晚袁光影中带着温暖而芬芳的气
息袁给人一种静谧而舒适的感觉遥
网纹马勃成片地从林下长出来了袁刚

刚萌出的菌蕾涂着浅褐色袁白色夹带褐色
的子实体颗粒物袁都在榆树的根部安静地
生长着遥 仅仅几天的工夫袁碱草就长到 40
厘米高了遥寸草苔也长到 20厘米高袁抽出

了穗状的花序遥香杨的叶片散
发出带着涩味的芬芳气息袁朝
鲜柳的叶子袁 远远看上去袁像
竹子叶袁让人感觉恍惚进入了
一片竹林遥成群的毛脚燕或缓
缓地翱翔袁或急速地追捕林地
上空的昆虫袁以圆形的阵式在
空中飞舞袁偶尔在树梢上闪过
它们急匆匆的身影遥
太阳在缓缓地下落袁云朵

慢慢染上了淡淡的红色袁而这
淡淡的晚霞袁又给河水涂抹上
亮晶晶的黄色遥 昏暗的暮色
中袁一只燕隼在空中轻轻地划
动袁 河边的水鸟匆匆归巢袁而
高距在老树上的大杜鹃和四
声杜鹃袁 正一声声地鸣唱袁低
沉的双音节与高亢的四音节
交相呼应袁成为暮色中最美的
合声遥

3
七月袁雨水连绵的日子袁云层又厚又

深袁 阵雨常常在电闪雷鸣或疾风怒吼中袁
瓢泼而来遥 有时袁还会有野东边日出袁西边
雨冶的情景袁太阳挂在不远处袁近处的一块
积雨云却落下大颗的雨珠儿袁一会儿又撒
下玉米粒大小的冰雹遥
七月的原野袁万物生生不息遥 林下的枯

叶散发出陈腐气味时袁 这里就成了孕育蘑
菇的大产房遥网纹马勃尧琥珀小皮伞尧巨盖小
皮伞尧 硬柄小皮伞形成一个又一个的蘑菇
圈遥 网纹马勃成熟的子实体咧开了尖嘴袁孢
子随风飞扬遥 牛肝菌是松林的重要共生菌袁
牛肝菌的菌盖像紫色的天鹅绒袁 它的菌柄
上部黄色袁下部红色袁菌管能分泌乳汁袁与其
结伴生长的是铆钉形状的血红铆钉菇遥 这
几种松林中的蘑菇袁都是美味的食用菌遥 热
闹的早市上袁 山林中的各种野生菌粉墨登
场了袁肥硕的牛肝菌尧黄色的鸡油菌尧白色的
双环林地蘑菇尧棕灰口蘑尧大杯伞等袁都是夏
日热烈的奉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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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窗挂了一层厚厚的霜袁却
遮不住窗外起伏舞动的群岭遥 前
方不远处的山坳中袁 一座小镇在
晨曦的白雾中半隐半现遥

早上 7点多钟袁 从加格达奇
驶出 6 个多小时的绿皮火车袁终
于野哼哧冶野哼哧冶地驶入阿木尔车
站遥 一下车袁一阵寒风吹散满脸的
倦意遥 我裹紧羽绒服袁跟着稀稀落
落的旅客向出站口走去遥

野朱哥浴 冶有人在后面喊道遥我
回过头袁见是朋友海军袁遂惊奇地
问院野你也刚下车钥 我从加格达奇
上车咋没看到你钥 冶野我是从哈尔
滨上的车遥 前几个月就调到这儿
啦遥 冶野哦钥 到这儿钥 冶野是啊袁调到
这儿的林业局工作遥 您这是钥 冶
野哦袁我到这儿看个朋友遥 冶

难得见面袁 海军说要带我尝
尝阿木尔的风味遥 说着袁带我走进
一家小吃铺遥 也许是太早的原因袁
前来就餐的人寥寥无几遥 我和海
军选了靠窗户的一角坐了下来遥

野上车饺子下车面袁来两碗
热汤面吧遥 冶没等海军点袁我就主
动说遥
屋内炉火正旺袁 烘得人身上

暖洋洋的遥 野朱哥袁你以前来过阿
木尔吗钥 冶野来过几次袁那都是很多
年前的事了遥 冶我笑着袁渐渐陷入
回忆中遥 初次到阿木尔袁 还是 20
世纪 90年代初遥 那时袁小镇叫劲
涛镇袁 小镇上的林业局叫阿木尔
林业局遥 大兴安岭的一些地名多

是译音遥 阿木尔袁意为野黑水冶和
野高高的山峰冶遥 黑水袁指境内 200
多公里长的额木尔河遥 在大兴安
岭北麓袁超过千米的峰袁在阿木尔
最多袁约有 20余座遥 而高高的山
峰袁就是指这里海拔近 1400米的
白卡鲁山遥 阿木尔林业局是黑龙
江大兴安岭的大型国有森工企
业袁辖区林地面积达 50.8万公顷袁
森林覆盖率达 91%遥 早时这里人
口近 3万人袁林业职工多达 1.3万
人遥 那些搞木材生产加工的企业袁
都非常红火遥
热情的女老板先上了几碟小

菜袁 随后又端来两大碗热腾腾的
面条袁每碗都卧着两个鸡蛋遥
那个时代袁 别说是阿木尔林

业局袁 就连整个大兴安岭的生产
效益都不错遥 到了 20世纪 90年
代后期袁 木材生产加工产业开始
走下坡路遥 彼时阿木尔林业局为
国家提供了近千万立方米商品
材袁但支撑其发展的袁除了林业生
产和加工袁没有其它替代产业遥 形
势的变化袁使靠野吃大木头冶的林
业企业陷入困境遥 一些人开始自
谋出路遥
窗外袁行人渐渐多了起来遥 我

问海军袁现在阿木尔有多少人袁海
军沉吟了一下院野常住人口差不多
有 8000 人袁 林业局职工大约有
3400来人遥 冶海军一向严谨袁这数
据应该真实可信遥 野这些年袁林业
局用感情留人袁用发展吸引人袁号

召全局职工家属在本土上创业袁
取得了很好的成绩遥 冶
海军告诉我袁 自从全面停止

天然林商业性采伐后袁 留下来的
阿木尔人没有向困难低头袁 他们
不断调整产业结构袁 开辟新的发
展途径遥 也就是从那时开始袁国
家尧省尧地区袁都开始加大对林区
经济发展的扶持力度遥 最著名的袁
就是以实施天然林资源保护为重
点的野天保工程冶遥 可光靠这个袁只
能维持生计袁 还不足以实现经济
发展新突破遥 林业局的几任领导袁
都把眼光放在林下资源的开发和
利用上遥 阿木尔境内的群岭上袁到
处都是野生蓝莓遥 好的年份袁产量
能达 5000吨袁占大兴安岭的四成
还多遥 我知道这里野生蓝莓的味
道遥 去年秋天袁在阿木尔工作的亲
属给我捎来一桶刚采下来的蓝
莓遥 我迫不及待地抓起一把入口袁
哎呀袁 一阵浓郁的酸甜登时传遍
全身遥
好东西袁自然价高遥 阿木尔的

野生蓝莓行情逐年走高遥 现在袁每
公斤都卖到 60元人民币以上遥 一
到采摘季节袁 阿木尔人就争先恐
后地走出家门袁 尽情体验山岭所
赐予的丰收喜悦遥 一个采摘工袁在
这个季节里可采上几百公斤野生
蓝莓遥 从野生采摘到开办蓝莓冰
酒尧饮品尧果脯精加工厂袁阿木尔
把蓝莓这篇文章写得洋洋洒洒遥
阿木尔也因此多了一个雅号院蓝
莓小镇遥

除了大量野生的蓝莓外袁当
地还借用本地特有的土壤和秧
苗袁进行人工种植遥 毕竟众多人进
山采摘不易管理遥 伤林损木袁对防
火也不利遥 倘若扩大人工种植袁形
成产业规模袁 对抚育林木生长也
大有裨益遥

这些年袁 阿木尔变化很大遥
我问海军袁阿木尔除了蓝莓品牌
外袁还有啥发展项目遥 野旅游浴 冶海
军如数家珍袁野咱们大兴安岭旅
游资源很丰富遥 阿木尔像大兴安
岭南北线上的珍珠袁这里不仅有
大冰雪尧大界江尧大森林尧大湿
地袁还能享受到极昼尧极夜和极
光天象遥 冶
海军眼里闪着光院野我这次回

来袁 就是要把年前林业局确定的
发展任务好好谋划一下袁 要把阿
木尔的旅游业做大做强遥 冶我理解
海军此时的心情袁 作为一名大兴
安岭人袁 他的心中还澎湃着一种
林区人的豪情遥

我和海军走出小吃铺时袁阳
光尽洒阿木尔袁 早春的气息正在
小镇四周孕育蓬勃的生机遥

阴 朱明东

渊秋冤


